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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本應是萬物的生命之源，滋潤大地萬物，在這個世代裡，水卻無情地摧毀了無數的家園。 　　　多少次他的身驅躺在這一潭清徹的湖水等待死神的召喚，多少次他的身驅在這無數戰火的國度摧毀他人的生命。他躺在這一潭清徹的湖水，也是在這國度裡唯一清徹的湖水，他閉上眼晴，希望在這一潭湖水等待死神的到來，但死神又再一次拒絕與他見面。 ***         早己被蟲蛀得腐爛的小木屋，幼稚的小男孩的父親正在利用一把生銹的鐵鋸鋸一條粗壯的木，鋸了幾下便斷了，父親躲在牆角向天長嘯，父親望一望小男孩，那一輪似是倒了彎月的眼珠子泛上了淚光，枯乾瘦黃的臉似有愧色，喃喃自語:「本來早就乾旱的農田又再遭受戰火的摧殘，窮人又變得更窮，難道要像鄰家般把你販賣到鄰國改造成為殺人機器嗎?只要你成為鄰國的改造人，為當權者搶奪更大的資源。這樣，你便可成為特權階級，在這資源稀少的時代享盡榮華富貴，不用擔憂生活，但你就如處於水火之間的人一樣；水代表著理智情感，火代表著冷漠無情，你將在水火之間掙扎.....」         那時小男孩根本不知道父親所說的話，什麼叫做靈魂與生存就如同水與火的存在?         最終無知的小男孩也無奈地被販賣到名為尼馬的鄰國，他的父親也不知所蹤。         這個世代因為人類的過度砍伐樹木，開採石油(己耗盡)，結果使得資源缺乏，但改造人的技術卻變得先進發達，令他們擁有了特殊能力，他們能夠控制水與火等等的超能力，因此被國家視為「兵器」;在這國度，部份貧脊的國家本身的水源，磺石，能源等都不足以養活國家百分之七十六的民眾，而這些貧困國家的民眾為了生計被逼販賣自己或自己的兒女到鄰國換取收入，只要子女立下汗馬功勞，那便升官晉爵，自己也可享榮華富貴。        人本應是萬物的守護者，守護著世界的一切，在此刻戰火連連的國度裡，人無情地肆意破壞。        尼馬的首都哈佛市，中央有有一座水池，水池前有一座以大理石砌成的大雕像，這是己故的國家元首，長髮披肩，也留了一條條長長鬍子。        這名為伊利昂的小男孩被送到國家軍隊中接受訓練，十年後，十八歲的伊利昂變得冷酷無情的人          火，又是一場戰火，為了將敵國的資源能夠據為己有的一場戰火。這不是伊利昂第一次踏進戰場，也不是他第一次殺人，每次殺人，他也沒有一絲悔意。但，這一次伊利昂終於迎來了悔意。       「卑鄙!無恥!你們是國家的恥辱。」每次尼馬的軍隊出征，總會聽到國民的辱罵聲及不知是否發自真誠的頌讚先。伊利昂的上級佩斯舉一舉食指，辱罵聲便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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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另一個國家，這是伊利昂早己忘記的故鄉，幾年前傳說這裡在地底深處埋下大量的古董，所以尼馬的軍隊便希望來搶奪這貧窮國度的資源。

       伊利昂看見一位老者，瘦黃的臉，雙眼垂下來的眼袋，那老者用手撫摸著伊利昂，雙眼注視著伊利昂，
冷酷無情，殺人無數的伊利昂竟下不了手，他的左手能夠噴出帶毒性的水，他的右手能吐出酷熱的火，伊利昂望著那老者的眼睛，萬般慈愛的眼睛淚如雨下，愧疚萬分地說:「是我害了你，也是我害了大家。」

    一把聲音喝道:「伊利昂，你怎停下了手?」那是伊利昂的上級，軍階上尉，佩斯，他舉一舉食指，那老者動彈不得，提起一支手槍 ，正想射向老者之際，一股巨大的水龍捲向著，這一股力量就連伊利昂也預計不到，比起他平時的能力，更強更大，水龍捲起了沙土，沙塵滾滾，其中一片土地竟有一道平滑的木門，
木門被水龍捲吹走 ，露出一條大水管，伊利昂與老者都跌進那水管，沖到下面去，上面。只餘下舉起十隻紅腫手指的佩斯，與沒有動靜的水龍捲，佩斯說:「可惡，要用盡我的力量才能抵擋!」

      那老者看見眼前的畫，嚇得驚呆了。伊利昂表面雖然若無其事，但也震撼他的心靈。
       茂盛的樹木，雀鳥任意飛翔,還有一潭清徹的湖水。伊利昂看見另一個長髮披肩的老者慢慢地走進入湖水中,躺左那裡。瘦臉老者叫道:「你是尼馬的前任總統確特!」長髮老者聽到這一下驚呼，便站起來,聲音像響遍谷:「在這裡被軟禁二百多年，陪伴我的只有當初帶來雀鳥及種子,想不到這竟有人來了!」確特走到他們面前，拿著一把刀子,說:「伊利昂,伊利昂的爸爸幫我一個忙好嗎?殺死我吧,那我便可擺脫這一份內疚感及心靈上的痛苦，我身為一國總統竟沒能好好保護人民....人本該守護萬物,水本應是養育生命之源,你這孩子卻用她來摧殘生命,伊利昂的爸爸你應該同樣感受到這樣的痛苦吧?因為生活的逼迫被迫放棄兒子,但你間接地摧殘許多的家園,你應該很後悔吧?」伊爸爸說:「你怎麼知道我們的名字?」確特指一指那湖水,說:「任何的一切我都知道。」
         湖水泛起了過往的歷史。法國的索姆河戰役,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坦克應用於戰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集中營,以巴衝突,到這個同樣峰火四起的時代之戰爭,到了伊利昂小時侯被父母悉心的照顧,四歲的時侯伊利昂替一隻受傷的免子包紮,甚至連他的上司佩斯小時侯也做過同樣的事;然後畫面又轉到伊爸爸每天淚流的畫面，
。
       這一切竟震撼了伊利昂。確特說:「我在這裡觀看世界,卻不能保護世界。」確特收起刀子,躺在湖水上。
       就這樣他們在這裡渡過了一年又一年。伊利昂變得有點感情,裁種花草,養育小動物，伊爸爸看見他的轉變也感到欣慰,伊爸爸嘆道:「如果當初我沒把你送到尼馬國就好了。」
       伊利昂終於有了悔疚這感情,他終於體會到伊爸爸和確特那種心靈的痛苦。
伊利昂說:「爸,有時侯我真的想變回那個沒有感情的自己。」伊爸爸說:「從前我也是這樣想,
但正因如此才間接地摧毀了多少的家園?你想變回以前那個自己,讓其他人更痛苦嗎?」伊利昂說:「不,我應該拯救他人脫離痛苦!但我要如何 才能承受?我該如何辨?」
            確特又指一指湖水,湖水又泛起過往的歷史; 湖水出現了一位滿是蒼蠅蛆蟲的老婆婆,德蘭修女不厭棄地去救她:哈維爾在牢獄之中仍堅持為人民的自由奮鬥;甘地走過多少崎嶇的路以和平的方式尋求獨立。確特說:「他們都承受過多少身心的痛苦為這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呢!」這些畫面深深感動伊利昂，伊利昂頓時明白了，他說:「我應該仿傚他們，即使要捱多少的痛苦也要利用我的能力去拯救在戰火中生活的人民!」確特摸摸伊利昂的頭:「對了,就是如此了,你能向我承諾保護這個世界嗎?」伊利昂答應了他，確特望著伊利昂誠懇的眼神，終於帶著笑容地逝去。      確特逝去後，伊利昂的背竟生出了白色的翅膀，他背著伊爸爸飛離這個地方。伊利昂決定完成確特的遺願，用上他能夠控制水火的能力保護無數的家園，拯救在這戰火中生活的人民。

(本文曾於台灣討論區以阿仙奴沙格拿之名發佈)


